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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寿诞,也是我毕

业60周年。经过风风雨雨60年岁月,不觉

中已届耄耋之年。每每回顾教我育我的母

校，备感亲切，其实我与清华的情缘已近

80年之久。

1933年春天，我来到当时的北平上汇

文第一小学,孙敬修是我的级任老师。当

时母亲就常常带我到清华来看表姑,她住

在新林院3号，她的儿子是清华法学院院

长陈岱孙教授。虽然他比我大27岁,但他

是我的表兄。

陈岱孙的外祖父罗丰禄是我祖父魏瀚

的姐夫,我称他为姑祖父。他和我祖父都

是左宗棠1866年在福州马尾创建的船政学

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也都是第一批官费留

学欧洲。罗学习驾驶专业留学英国,魏学

习制造专业留学法国。 

罗丰禄回国后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翻

译,后来成为李的得力外交助手，曾出任

英、意、比钦差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战败

后,由于罗留英时与日本留学生、后来任

日本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私交甚笃,所以

作为李鸿章的政治参赞赴日参加谈判，签

订《马关条约》。

罗有五个儿子,均毕业于英国剑桥大

学。其中第二子罗忠诒曾任驻丹麦大使,

并曾被我国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由于当时学生正在发动学潮反对清华隶属

外交部,争取归属教育部,故未到校履职。

罗有三个女儿,长女伯瑛即是陈岱孙的母

亲,也就是我父亲的亲表姐。罗忠诒娶了

我的四姑，因此也是我的四姑父。                  

我每一次去看望表姑都非常高兴,一

方面他家的福州厨师煮的红糟鸡汤面特别

好吃，另一方面他家的客厅墙上挂着许

多野兽头标本,有鹿头,野牛头,还有灰熊

头，这些都是表兄暑假到山西打猎打到

的。当他绘声绘色地介绍打猎的惊险情景

时，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又不禁佩服得五体

投地。我曾经问过表兄七七事变前每月工

资有多少,他说是400块银元。当时一辆美

国福特牌小汽车要3600元，他9个月就可

以买一辆新汽车。因此他可以有钱与一些

清华教授朋友一起去山西打猎。

当时我虽然只在读小学,可是母亲已

经表示希望我将来读清华,并且也学表哥

一样读经济，父亲则希望我学医学。但

是，当我高中毕业后,我却遵从祖父的遗

愿入读清华学航空工程，为什么呢?

1913年美国担心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

我的清华情、航空缘
○魏佑海（1951航空）

1993年，魏佑海学长（右）到陈岱孙
（中）北大寓所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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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而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了拉拢当时的大

总统袁世凯,因此建议由美国帮助中国培

养制造飞机和潜水艇的人才。袁世凯听后

正中下怀,马上指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负责

筹办。刘遂邀请其船政学堂的首届学长、

当时任海军部造船总监的魏瀚为团长组建

赴美考察团。魏瀚是我的祖父,1875年首

派去法国留学五年，除进修造舰理论与技

术以外，兼学了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

位,后来又获清廷钦赐工科进士(严复获赐

文科进士)，长期任福州船政总监工即总

工程师,船政会办大臣。南北洋水师的军

舰统由其购置、赴国外监造和亲自设计制

造。他所负责设计制造的平远号战舰是我

国自制的第一艘全钢甲舰,是北洋水师八

大主力舰之一，在造船界魏瀚被誉为中国

“近代造船之父”。 

魏瀚受命后,当即开始筹组。决定学

员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国内遴选在职

舰员和航海练习生12名，另一部分是已在

英美学习造船和造飞机的留学生。由于魏

瀚精通法文又通晓英文，故不带翻译只带

一名中文秘书陈懋豫,即陈岱孙的父亲,也

即是魏的外甥女婿。

1915年4月，考察团一行由上海乘英

国轮船出发，经夏威夷到达旧金山。魏瀚

率全团到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美国潜水艇

基地。当即决定学习造潜艇的学员留在当

地学习,其余学员仍回波士顿麻省理工学

院学习飞机和发动机。魏瀚继续留在美国

两年,来往各地了解学员学习和生活情况,

特别是奔走解决时断时续的经费问题。这

两年国内政治激烈动荡。1915年末袁世凯

阴谋恢复帝制，云南蔡锷发起护国运动,

贵州、两广、浙江等省纷纷响应。1916年

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

并在6月6日忧惧而死。

到1917年中,魏瀚已年过67岁,遂告老

回国退休。返京后向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递

交了在美考察学习报告。其中特别提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今后战争中空

军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该及早建厂制

造飞机,为建立空军做好准备。作为海军

将领能在酣战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预

见到空军将来的作用,魏很为当时军界人

士赞许。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

充分证实。黎元洪见到报告很为赞成，当

即指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负责办理。经过艰

难研制、试飞，于1920年5月，陆续制造

出飞机15架。1931年，海军飞机工程处迁

往上海合并到江南造船所，这即是中国航

空工业的创始。

魏瀚退休后仍然关心着飞机和潜水艇

的制造事业，终究因为未能亲自继续参与

而引为憾事。老人家给其第七子取名为

“子潜”，我出生时祖父已经77岁,他给

我起名为“机孙”，可以想见他老人家多

么希望他的子孙能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因

此,我高中毕业后坚决地报考并入读清华

大学航空工程系，既遵从祖父望我搞航

空的遗愿,也实现了父母愿我读清华的希

望。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空军和民

航事业,祖父在天之灵,当可含笑释怀矣!

有时候世事的发展却又会那样机缘巧

合。1951年，我毕业后恰逢抗美援朝，被

分配到人民空军当了训练参谋,到空军前

线参加军事训练工作。中朝空军联合司令

部就设在黄海岸边的大东沟，这里的海面

正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地方。当年祖

父所辛辛苦苦建造的军舰在这一海战中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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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军覆没。姑祖父罗丰禄陪伴李鸿章到

日本屈辱地签订了《马关条约》，遭到全

国唾骂。但是,59年后的1953年,我们获得

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1989年8月，我受命到深圳大学主持

校务,又一次走近祖父曾任总办的黄埔水

师学堂。当时我带着22岁的小儿子驱车到

深圳，这一路正是沿着祖父为总办的广九

铁路南下，也正是1905年55岁的祖父带着

9岁的我父亲到广东来履新的历史足迹。

在深大任职期间，通过在华日本友好

人士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海

部俊树，我到日本访问时还专门前往首相

府拜访，海部首相在日理万机中热情地

接待了我。他非常关心我们这所经济特区

大学的情况，并向深大赠送了图书。我们

表示希望聘请他为我校的名誉教授，为了

增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

放，他欣然同意。于是1991年8月11日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国家教委的主持下

举行了隆重仪式，我亲手将深圳大学名誉

教授证书颁授给海部首相，他当场题词

“教学无限”赠给学校。后来海部首相又

专程来深大给师生作报告，并且随身带来

一幅“活龙不滞水”的题词送给深大，鼓

励我们要像一条飞龙那样腾空飞舞，自强

不息。此时，我不禁又一次想到96年前签

署《马关条约》的一幕,这真是沧海桑田

换了人间!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过去的

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也发生了

巨变。在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从落后走

向现代化中，我们清华代代的精英作出了

卓越贡献。我忝列为清华人之一员,深感

荣幸而愧乏建树。在今后振兴中华的长征

路上,愿我清华母校作出更大的成绩!

我于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一

年后转入土木系，分组选了水利组，水利

组便是水利系的前身。在清华读书的时

候，母校不仅教我做学问，更重要的是教

我做人，教我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勤勤

恳恳认真负责地工作，在困难挫折面前不

要灰心，要鼓起勇气继续努力，在大风大

浪中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岁月易逝，记

忆犹新，母校的教导却永远铭记我心中，

几十年来我以此为准绳，并身体力行之。   

1951年在清华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水

利部工作。由于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

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自然厄运就不断地

向我袭来。起先在去苏联留学的名单中

为水利事业奋斗一生
○欧阳昭（1951土木）

欧阳昭学长在百年校庆晚会现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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